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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垌头村遭灾了！
村庄被洪水淹了，状

貌惨不忍睹。我们一行十
六个人是乘高铁从北京到
郑州，再坐车约一
小时赶到村里的。
当时是晚上，还看
不清村里的情况，
第二天才是我们活
动的时间，我们是
中国少数民族声乐
学会的慰问团，要
给遭了水灾的河南
省垌头村献上一场
慰问演出。对于村
子的状况我们是有
心理准备的。不过，
第二天，当微雨中
的天光照射在整个
村庄的时候，我依然听到
周围人们的一片唏嘘和叹
息之声。
去年的农民丰收节我

们来过这里的。那时候的
垌头村，一片生机盎然、欣
欣向荣。垌头村的领头人

姓董，他是村主任兼书记，
个头不高，大约六十岁了，
脸上有纵横的皱纹，但是
他的笑容憨厚，眼神里充

满与时俱进的智
慧。他善谈，用他的
浓重的河南当地口
音讲起过去讲起今
后的计划语速很快
滔滔不绝。不大的
村委会，几间不大
的屋子，光线不是
很好，但是温暖、紧
凑，圆桌上摆着有
当地特色的食品，
有切成一角一角的
厚厚的发面饼，还
有当年的新麦蒸的
雪白的馒头。我夸

了一句，我最喜欢这个大
白馒头！走的时候他们给
我装了满满一大塑料袋的
白馒头。
垌头村是一个有名的

村庄，它有一个好听的名
号———会唱歌的村庄。整

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
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
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
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
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
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
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
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
识，我记得台下的男女老
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
待，听我告诉他们
合声和齐声有什么
不同，我说单音的
齐声就像一根扁
担，插在土地上，立
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
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
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
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
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
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
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
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
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
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
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
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
新上任的村主任，小董，一
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
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
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
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
了垌头村，接父亲的班，老
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
了。
谁知道，上任没多久

的小董会遇上几百年不遇
的洪水灾害呢？
今年 7月下旬，炎热

的夏季，那一场多少年都
没见过的暴雨从天而降，
也不知道这天公是受了什
么样的委屈要哭成那个样
子。我们都听说了郑州地
铁上发生的事，水竟然漫
进了车厢里，电停了，车厢
里是漆黑一片，人们站在
座椅上面，尽量把头向上
伸，如果水位再升高……

那景象将无法设想！
我们知道在郑州发生

水灾的事情，可是我们听
说在郑州边上不远的垌头
村发生的事情吗？
村委会得到了上级的

通知，垌头村作为郑州周
边的地界，必须要分担洪
水的冲击。就是说，无可奈
何之下，上级的决定是：丢
卒保车，垌头村要被泄洪

了！
小董说，他遇

到了有生以来最艰
难的时刻，他和父
亲在很短的时间里

跑遍了全村每一户人家，
劝说他们赶快离开，只带
走必需的财物到安全地带
去。全村老小最后都服从
了这种安排，含着眼泪离
开了自己的家，房子、田
地、庄稼、牲口……都不能
要了，不能要了！
人的一生，是不是一

定会有劫难？谁能知晓，美
妙的家园会在没有战争、
平和祥泰且稳步向前的生
活里，怀揣着更加美好梦
想的村民竟然一夜之间会
失掉房屋失掉牛羊失掉田
地失掉即将丰收的庄稼失
掉那盛满了一切的金钵子
啊！
我们是十月初赶到垌

头村的，我们见到的老董
和小董依然是热情洋溢
的，依然是笑容满面的，看
不出他们刚刚经历了失掉
刚积累起来的财物的痛
苦。他们非常热情地欢迎
我们一行人，这迟到的慰
问对他们来说是那样地温
馨、那样地亲切。我看到了
去年来时曾经演出过的垌
头村大剧院，地基冲毁了，
门楼坍塌了，满眼的断壁
残垣，楼面没有了，许多弯
曲了的钢筋椽子暴露在空
气里，周边平坦的道路都
消失了，只有一片片的泥
泞和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
碎石，天空依然蒙在小雨
中。我们的演出是在一个
临时整修了顶棚的土台子
上进行的。中央电视台、北
京电视台、河南省和郑州
市文联的领导们都和我们
一起去了。那次的演出，我
们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
联合北京首开集团工会制
作的公益歌曲《我还是我》
首次唱响，全体村民们都
参加了。
“我还是我，我还是

我，有点风雨怕什么，我该
怎么做，我该怎么做，爱还
给生活，还给生活。”

明年的丰收节，我们
还会去垌头村的。

新伊索寓言
徐慧芬

           狐狸和猴子
野兽大集会时，猴子跳起舞来，身段之灵

活，舞姿之优美，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大家
就选猴子做大王。
狐狸很嫉妒，看见捉野兽的夹子里放着

一块肉，就把猴子骗到那里去，说是它发现了
这块肉，应该归大王所有，所以一直看守着，
不让其他弟兄们来吃。狐狸对猴子说，现在您
快去拿来吃吧。
猴子听到狐狸这样说，就高高兴兴地跑

去取肉，一下子给夹住了手臂，痛得哇哇叫。
猴子恨得咬牙骂狐狸陷害它。狐狸讥笑说，你
这个呆猴子，看你这副傻样，还配做咱们的王
吗？
猴子忍住痛问狐狸：那么你倒说说看，怎

样才配做王呢？

这个嘛，起码要具备两点：一是做王的手
不能伸得太长。你没听说过这话吗？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嘛，就是要
警惕像我这样为了自己的目的，专门说甜言
蜜语讨好你吹捧你，给你下套的物种。狐狸眯
起眼睛，一副为人师者的模样。

我们的斧头
甲和乙一道走在路上，发现路边有一把

斧头。甲对乙说，我们得到了一把斧头。说着，
把斧头捡了起来，捏在手上。乙说：“请你不要
说‘我们得到了’，还是说‘我得到了’吧！”过

了一会儿，丢失斧头的人追上
他们，把斧头要了回去。原来手
里拿着斧头的甲说：“我们又失
去了那把斧头。”乙说：“你还是
不要说我们失去了那把斧头，
你应该说，‘我失去了那把斧头’吧。因为你捡
起那把斧头时，我就没有把它当作我们两人
共同的东西。”

乙又说，明明是你得到了，又失去了，我
既没有得到，也就无所谓失去，我实在想不
通，为什么你总要说我们我们的，把我扯进来
呢？甲说，唉，你还不懂这个道理吗？因为我和
你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所以许多事情，你即
使不参与，别人也会把我们俩搅在一起的。所
以我刚才就干脆用了“我们”而不说“我”，这
也算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吧。

新加坡的份子钱
宣 轩

    听到了很多关于节假日参加婚礼被份子钱压垮的
新闻，甚至有人说，节假日几天收到了六场婚礼的邀
约。我不知道如今的婚礼份子钱涨到了什么地步，若人
人都觉得份子钱是一种苦不堪言的负担，甚至不得不
断了交情，那应该是不菲的吧。但是，在新加坡，份子钱
却低得很。
刚到新加坡时，独身的房东特别喜欢把我拉进她

的朋友圈，积极地向别人介绍她生活里我的存在。有一
天，她试探着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婚礼。“婚礼？我不认识
的人，有什么好参加的？”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凑热闹。
“你只是参加
而已，份子钱
由我出，才二
十几块罢了。
“房东热情不
减地说着。房东失业已久，我岂能让她出我的份子钱？
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对这样的参与不感兴趣。不过令我
惊讶的是份子钱怎么这么便宜？相当于人民币 100多
元！那场婚礼是在组屋（政府承建的公共房屋）楼下的
空地举办，比较简单。
显然，在新加坡，人情往来并不会给人们造成太大

的压力。每到春节前夕，银行就推出换取两元纸币的业
务，极受欢迎，大排长龙。因为，很多人新年的红包里只
是 2元新币，约 10元人民币。所以，当学生来我家拜
年，我给每个人包了 6元红包时，学生们都高兴得惊叫
起来了。
在新加坡这么多年，我只参加过一场婚礼。一般来

说，年轻人要举办婚礼前，会先发电邮邀
请大家参加，并注明时间地点。若不参
加，只要礼节性地回个电邮即可，便于新
人安排。一旦决定参加，大家就会根据婚
礼举办的地点，算出每个人应支付的份
子钱，即一桌喜宴价格的十分之一。我参加的那场婚
礼，我们每人出了 100元新币（约 500元人民币），那是
在乌节路（新加坡的市中心）的酒店，也算是我们华文

部的几位老师一次 AA制
的聚餐吧。
既然份子钱就是自己

的用餐费，新人和宾客之
间就没有金钱上的亏欠，
只有实实在在的祝福。
去年，疫情解封之后，

我与朋友相约火锅店畅
叙。结账时，我递上信用卡
结账，朋友没有与我争抢，
只是问了一句：多少钱？聚
餐结束回到家后，我收到
了朋友的手机转账，她转
给了我一半的餐费，包括
小数点。显然，这是新加坡
人的习惯，彼此不欠，彼此
轻松。有时候，老师们一起
打出租车去教育部开会，
大家也会把车费平均一
下，转账给付钱的那个人。
至于同事生小孩、离职等
人情往来，也都是每人交
10元买一份礼物，十多年
不变。
少少的份子钱，维系

的是绵长而又脱俗的友
情，多好。十点半的地铁

嘉 木

    她一上车便选择立在车门旁角落，周边
无人。一米六五左右，身材适中，法式微鬈栗
色短发，浅杏色真丝衬衫，象牙白褶皱 A字
型过膝长裙，象牙白中跟浅口羊皮鞋，手拎米
色贝壳包。这款包看似不大，功能不小，手机、
钥匙、纸巾、太阳镜、胸卡、折叠遮阳伞、丝巾
等皆可容纳。她没有选择时下流行的斜挎小
坤包，加之衣着和发型，猜她是职业女性，35
岁至 55岁之间。现在的女性，小姐姐？姐姐？
凭外表很难准确猜测出年龄。
她面壁而立背对乘客。看不到她的表

情，她的背是挺直的。随着列车向前疾驰，
她肩部下沉，人放松下来，过了一会儿，她
的头轻轻垂下抵在车身，又微仰。她抬起手
臂，从包包里取出一样东西，她在擦眼睛，那
是一方浅鹅黄色的手帕。她怎么了？工作上遇
到了难处？家里“神兽”难以应对？感情上遇到
麻烦？老人健康出现状况？还是自己身体亮了
红灯？
两站路驶过，她将手帕放回包内，吸了一

口气，双肩向后延展。车停，门开，她抬起头，
走出去。
那边车门旁是一对年轻情侣。女孩一米

六多一点，身材苗条，浅粉色收腰棉质连衣
裙，香槟色垂肩直发，纤细的左手腕一圈红绳
上缀着三颗小金珠。她自上车便一直看着手
机。身边的男孩一米八十多，浅棕色头发微
鬈，米色纯棉 T恤，枯玫瑰色纯棉及膝短裤，
这个颜色不多见，男孩子身上更鲜见，穿在他
身上毫无违和感，更衬得他整个人清爽白净
柔和。列车加速，车身微晃，男孩右肩靠在扶
手上，手里拎着一个米色长带小方皮包———

女孩的，左臂迅速抬起，环住女孩的肩，用手
把女孩的头轻轻拢到自己胸前。女孩微倾身
体依着他，仍然没有抬头，兀自看着手机。二
人没有眼神或言语交流，却给人默契之感。

这一刻，忽然想起电视剧《一生一世》里
的男主角为女朋友拿包斜挎在自己身上憨拙
可爱的样子。28岁的化学教授周生辰，人品、
才学、颜值、能力、情怀都在线，对家人付出，
对爱人专一深情，播放时弹幕频频：周生辰，

人间理想，世间难觅。地铁上，这一对情侣，男
孩子自然呵护，女孩子安之若素，便是一对人
间美好。你会说：仅凭这一段地铁偶遇，如何
便如此断言？为什么不呢？生活总会有一地鸡
毛。忙碌一天，晚归，看着这一对璧人，相信爱
情美好，相信岁月可以静好，有何不好！
时针指向 10：30。“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

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
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
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矮
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
耳机里，李健在低吟浅唱。车厢内，有人闭
目养神，有人刷着手机，有人戴耳麦在打
游戏，有人望向天花板发着呆，有人看书，

有人眉头紧皱想着什么，有人睡得香张大了
嘴……
到站了，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每个人都是

一部书，来来往往，书写着各自的故事……

小桃妹
王文献

    去年，我们家的龟龟小桃子接连生病，我们和兽医
一起，合力把她从生死边缘硬拉了回来。她现在每天生
活得非常惬意，早上晒晒太阳，在家中各个房间走动，
我们笑她像个首长，到我们家视察来了；晚上吃点虾
子、带子、水果；天尚未黑透便躲进自己的小窝里，酣然
入睡了，舒适无比。
但她之前病得太严重了，全家人都有了心理阴影，

其中以我的面积最
大。在带着她求医、看
病、打针、熏药这一无
比艰辛的过程中，我
已经从心底里把她当

作了我的孩子，她的名字“小桃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被
我改成了“小桃妹”，像个软萌的小女孩的名字。
小桃妹的身体好了很久，我依然会从梦中惊醒，不

是梦见她又病了，就是失踪了，急得我从床上一跃而
起，奔到小桃子的小窝边，看她四爪摊开，小头歪着，像
个小婴儿般沉沉地睡着，才略略放心。然而，过不了多
久，又会做同样的梦。
偶尔家人已经喂过她食物，忘了告诉我，我以为她

又不吃饭了，那是她生病的前兆，心便狂跳起来。为了
小桃妹的健康着想，我和家人商量，由我一个人来照顾
她，因为不同的人给她喂食和清理，掌握不了她的进食
量以及排泄量，万一她又生病了，没有第一时间察觉
到，就糟了。家人虽然都很想照顾她，但也觉得我的想
法合理，就都同意了。
早上我很早起身，给她泡半小时温水，然后把她抱

出来，放在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才出门工作。晚上由
我亲手准备她的晚餐，把虾和带子清洗干净，切成小
段，那是她的主食，也是她的最爱。虽然兽医说龟龟不
能吃水果，但葡萄曾经治过小桃妹的便秘，算是救过她
的命，一日不可少；她嗜甜，再加上没有牙齿，喜欢一些
软烂香甜的水果，如木瓜、芒果、奇异果等，就搭配着葡
萄轮流给她吃，看得出，她吃到这些香甜的水果，很是
开心。

医生说什么当然重要，但开心更重要，人如此，龟
宝也一样。
小桃妹吃饭的时候，我还得做兼职摄影师，拍下她

灵活矫健的身影，然后发送给外地的亲人们，因为我对
小桃妹的喜爱，他们也都爱上了她，觉得她就是我们家
的一个小孩儿，常常问起
她，我便把她吃饭时生龙
活虎的样子发给他们，让
他们知道她一切安好。
周末我会熬夜赶点工

作，早上起来得就比较迟，
家人都知道我这一作息，
走路说话都轻轻的。小桃
妹可不管，她想泡澡，就会
跑来我的房门口，用头敲
门，想叫醒我。我出门的时
候，会跟小桃妹说：“我出
去了，你在家乖乖的。”回
来的时候，也会跑到她身
边看看她，告诉她我回来
了，她总是动也不动，没有
任何回应，也不知道她听
得懂了吗？但每次喂完食
物，我会开玩笑地对她说：
“来，跟妈亲一个！”这时
候，她一准会从水中伸出
头来，并且闭上眼睛……
那一刻，我觉得，她听得懂
我说的话，至少，这一句，
她是懂的。

    公共交通工
具上的难忘景
象， 请看明日本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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